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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墅中的对话

本报记者 汪晓东

2015年春节，山西和利创业投资

公司（下称和利创投）的数十位员工

注定无法愉快度过。

去年 11 月 2 日， 和利创投幕后

老板马爱斌匆匆在两栋豪华别墅露

了一面之后，公司账面上的 1.07亿元

便与他同时失去踪迹。 就在此前两个

月，马爱斌还信誓旦旦地说：公司太

原的账户即将转入 4600万元。

四年前，马爱斌还是一个自称有

发改委背景、在朔州有着天时地利人

和优势的民营企业家，如今，企业多

名负责人锒铛入狱，马爱斌则丢却生

意伙伴决意末路狂奔。

“实际上他一直在骗我们。 ” 面对

《中国企业报》记者的采访，多位有着特

殊身份的投资者愤怒之情溢于言表。

事实上，和利创投民间资金链断

裂并非偶然。 2014 年，山西联盛遭遇

的危机已经令这个能源大省的民间

借贷饱受诟病。 但萦绕在人们脑海中

的问题是，为何在民营企业家跑路之

后，一些本能防患于未然的问题却屡

屡发生？

创投式民间借贷末路狂奔：

朔州发改委“跳楼”闹剧起底

和利创投是朔州第一家以创投

为概念的民营公司，2011 年成立伊

始，这个塞外小城的市民对“创投”知

之甚少。但让众多投资者心动不已的

是：和利创投承诺 12%的年利率和马

爱斌“官员老板”的身份以及围绕着

公司“幕后股东中有更大背景的官方

背景”的暗示。

玲玲告诉记者，2013年，和利创

投在山西省首届文博会上与右玉县

签约 10 亿元儿童影视城及影视文

化旅游项目。2014年，公司又向朔州

市政府申请儿童游乐园项目， 并得

到分管副市长的批复。 此时，投资者

仍然没有感觉到和利创投资金链即

将断裂。

“只有业余的水平， 却做了专业

的事。 ”当地人如此评价马爱斌。

上述知情人说，和利创投近两年

更多做的工作是，一边引入较高成本

的民间资金，一边还要应对不断到期

的借款本金和红利支出。

正是这样的做法打开了朔州民

间借贷的潘多拉盒子，于是，一条经

不起任何打击的羸弱资金链却为和

利创投支撑起了融资之门。

事实上，和利创投井喷式的投资

背后，财务管理的混乱早已预示着这

条民间“马其诺防线”的全线崩溃。

玲玲清晰记得， 公司成立之初，

财务由马爱斌大姐的儿媳妇负责，但

客服交回的现金都进入私人账户，而

最初成立开设的对公账户却没有资

金进出。

“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于， 和利创

投几乎没有完整的账目，据说为了取

现方便，在多家银行以家人名字开的

个人账户。 ”玲玲告诉记者。

她说， 和利创投管理混乱不止

于此， 财务人员的不断更换同样表

现出危机———马爱斌大姐的儿媳妇

负责财务之后， 其二姐的女儿以及

二姐马淑兰先后负责财务工作，直

至最后一任年轻的女孩接替财务主

管。 但值得注意的是，该女孩除在客

服岗位收钱外， 还同时担任和利创

投的出纳和会计。

马爱斌失联后， 玲玲曾向客服

主管了解资金回笼的程序。“POS机

刷回的钱， 由该主管如实刷给马淑

兰的卡号， 而现金则直接交给马淑

兰，但不会出具任何交接手续，仅通

过 U盘流水对一下实际库存。”玲玲

说。

玲玲告诉记者，公司资金链断裂

只有马爱斌和彭子娇（和利创投法人

已被控制）知晓内幕，而对于员工和

投资者来说，目前仍然是一个谜。

彭子娇只是在一张纸上写下了

“2600万”和“4600万”。 由于彭闭口

不谈， 究竟这 7200万元是资金敞口

还是投资，玲玲等投资者至今尚未解

开谜团。

而上述知情人告诉记者，和利创

投的总监康某与彭子娇关系密切，非

常了解公司内部运营。但记者试图联

系她时，前一天还畅通的手机，此时

却处于关机状态。

和利创投 2011 年 7 月 25 日注

册，8 月筹备。 仅仅月余，旗下山西和

利酒品营销公司、和利雁门文化传媒、

和利金目标高新科技有限公司、 和利

汽车租赁有限公司便先后成立。

“2011年—2012年， 马爱斌历任

朔州市畜牧局动物卫生监督所所长、

动物检疫科科长、畜牧执法队长。但不

论职位调动，其行政级别仅仅是正科。

出乎意料的是， 和利创投注册资金

5000万元，我无法想象马爱斌的资金

来源。”和利创投员工玉兰（化名）不无

惊讶。

有媒体报道，和利创投成立之初，

在朔州经常见到其宣传的“高收益”的

理财产品。 让投资者吃下定心丸拿出

养老钱的还是和利创投的声望：“政府

批准、营业执照齐全，还拥有最具投资

价值等称号。 ”

“2012 年， 马爱斌调入朔州市发

改委。此时，和利创投之前广为流传的

发改委背景得到证实。”一位不愿具名

的知情人透露。

2013年，马爱斌升任发改委散装

水泥办主任。但巧合的是，朔州市发改

委的一位领导既是调动前马爱斌畜牧

局的领导亦是现任发改委的负责人。

而在媒体的采访中， 朔州市发改

委办公室主任表示， 马爱斌仅仅是散

装水泥办的临时负责人。 2015年 1月

13日，《中国企业报》记者数次拨打朔

州发改委办公室电话， 希望了解马爱

斌的真实身份， 但在遭到对方电话挂

断后再无人接听。

让和利创投员工不理解的是，难

道马爱斌在朔州市畜牧局主管下的事

业单位工作后， 调任散装水泥办，其

“临时负责人”的身份不受朔州发改委

领导？

事实上， 各级地方政府也依据各

地现状，陆续出台了相关地方法规。依

据《散装水泥管理办法》和地方法规规

定，各级“散装水泥办公室”的职责、级

别等大致类似。 而朔州市“散装办”又

是“发改委散装办”，属事业单位，直属

上级确实为朔州市发改委。

马爱斌让 1.81 亿元民间融资顺

利实现，这是个奇迹。 更重要的是，和

利创投实际掌门人和发改委官员的身

份将他笼罩在云山雾罩中， 在朔州市

普通人眼里， 神秘比理智更加让人感

兴趣。

“我们一直被蒙在鼓里。 ”1月 12

日，玲玲（化名）向《中国企业报》记者

回忆当时情景。

玲玲的身份有些特殊，她既是和

利创投的员工又是放贷者。

与玲玲的文弱不同，得知和利创

投实际控制人马爱斌失联后，1 月 4

日， 如梦初醒的 12 名债权人选择站

在朔州发改委大楼的楼顶，以“跳楼”

要求政府出面追回损失。

在和利创投民间借贷名单中，上

述 12 名债权人仅仅是情绪失控的一

部分。 一些依靠“小户”给公司集资的

人正经历着更大的折磨。

与和利创投捆绑在一起的社会

资本高达 1.81 亿元。 按照和利创投

1%月利率的承诺，2014 年 9 月到期

兑付本金的人数不少。 然而， 早在

2014 年 9 月 16 日， 和利创投资金链

断裂已初现端倪。 玲玲说， 到了 11

月，公司现金已很难兑付到期的集资

本金。

尽管如此，众多债权人仍然愿意

相信，和利创投重组上市即将实现。

玲玲告诉记者，2014 年 8 月，和

利创投筹备上市。 9 月 16 日，已经到

期需偿还借款本金被紧急叫停，其原

因为配合上市， 资金不能随便兑付。

和利创投过去三年中从未亏欠利息

和其强大社会背景的宣传让众多投

资者坚信：美梦一定成真。

但玲玲的梦魇却如影随形。

马爱斌当初一再承诺偿“还款不

是问题”， 玲玲才把从家人手中东拼

西凑的 119万元交给了马爱斌。 马爱

斌失联之前的 2014 年 11 月 2 日，玲

玲在朔州雅卿苑的别墅里见到过他。

别墅内咖啡厅、健身房、儿童活动室、

保姆室一应俱全，2000平方米的建筑

面积和豪华的装修让玲玲频频咂舌。

马爱斌告诉玲玲，仅打通两套别墅的

装修他就花费了二三百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幢别墅的产

权并不属于马爱斌。 按马爱斌的话

说，他是“为某位领导花钱装修的”。

但此说法记者尚未得到除玲玲外的

信源求证。

这是马爱斌失联前和玲玲的最

后一次见面，但其仍以参加市里一个

工程招标为由让玲玲筹钱。 这一次，

玲玲由于时间紧而未能成行，她轻拍

脖颈，表示侥幸。

“马爱斌失联前的最后两天仍在

到处借钱。现在回想如同陷阱。”玲玲

说。 11 月 4 日之后， 玲玲和众

多既是员工又是投资者的人一样欲

哭无泪。 如今，玲玲相信，早在去年 9

月， 和利创投的资金链就已断裂，但

公司的财务窟窿究竟有多大，她实在

不敢想。

身份之谜

脆弱的资金链

2014 年 11 月 4 日， 马爱斌失

联，两天后，借款在 500万元以下的

小户们失去了耐心，大批向公安机关

报案。

危机不可避免爆发，马爱斌失联

是导火索， 面对汹涌而来的追债人，

近些天，朔州市好几个民间借贷的庄

家都在疲于应付。

数十个散户有的一两万，有的三

四万将钱交给玉兰。这个女人的面庞

挂满了灰尘， 面对《中国企业报》记

者，几次失控大声呵斥自己的男人。

“来讨债的人们数次撂下狠话要

吃住在我家。”玉兰说，马爱斌太能装

了。先是数万元，慢慢成了 500万元，

按照 12%的年利率，至少 8年才能回

本金，如今仅仅 3年时间我就成了欠

债人，而且一下就是数百万元。

“和我一样朔州市 490 多个家

庭正遭受煎熬。 ”玉兰的老公点着指

头说。

然而，朔州市民间借贷正受到来

自和利创投事件的影响，一场摧枯拉

朽式的信用危机四处蔓延。

其实，联盛重组危机后，民间借

贷便备受各方诟病。山西煤炭诸多联

保企业均存在欠债人与民间债权人

的信用危机。曾有媒体报道，彼时，吕

梁民间个人借贷数十万收不回的情

况时有发生。

而此次， 和利创投马爱斌失联，

则重揭伤疤， 民间借贷再次发生危

机， 一旦销售遇冷或最大欠债人跑

路，危机不可避免。

1月 14日一大早， 塞外古城大

同大雪纷飞。距离此处 150公里外的

朔州，玲玲给记者拨通电话：“119万

元可不是小数目，不知道还能不能要

回来。 如果这一次放的贷款能收回

来，我就再也不像以前这样放了。 ”

信用崩盘之后

离春节还有一个月，许多中小企业已经开始体会到“年关”

的压力。

“今年经营情况不是很好，想融些资金缓解下压力，但试了

几种途径都没成功。 ”1月 15日，北京一家文化企业的郭姓负

责人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的企业不大，抵

押达不到银行要求，更入不了信托、基金等金融机构的法眼。同

时，民间融资的门槛也在提高，今年的‘年关’对我来说有些难

过。 ”

记者调查后发现，由于整体经济环境不景气，春节前后企

业进账少、开销多，融资难度越来越大，“年关”已成为横亘在企

业面前的一道坎。

“先拿项目再融资”行不通了

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已经是老生常谈的问题，但融资难的不

仅仅是中小企业。

“融资现在是我们企业的重中之重，从 2014 年夏天开始我

就一直在忙融资的事情，机构、人见了很多，但到现在也没有成

功。 ”湖北一家医药企业相关负责人日前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我在这个行业很久了，企业发展一直不错，但业务相对单

一。 为了能够多元化发展就必须扩大规模和业务。 为此投入了

大量资金，所以希望能够融资充实现金流，使得企业能更好地

发展。 我的企业可以说是信用好、有抵押，而且融资方式灵活，

可付利息借款，也可出让股份。 信托、基金等金融机构谈了很

多，但就是没成功融资。 ”

上述医药企业绝不是个例，四川地区一家地产公司也遇到

了类似问题。

该地产公司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已经拿下某旅游景点旁

的土地，本来觉得项目不错先拿下地后肯定能找到融资方或合

作伙伴，但时间已经过去很久，到现在融资也没到位，项目只能

悬着。

河北某房地产业内人士 1 月 15 日向记者表示，在房地产

业，之前很多开发商敢于出手拿地，其实他们手里的钱只够给

付地价款，拿下地后就等着合作方或融资方，或者找个金融机

构把地抵押借款，用融来的钱再开发。 以前地方有的房地产企

业甚至靠高利贷过日子，融资成本非常高，这样的融资对企业

来说有害无益，肯定不能长久。 现在先拿地然后再找投资的做

法不行了，融资比以前要难，特别是现在到了年底，很多机构或

民间资本有钱也不会放出来。

“融不到”和“收不回”

一边是企业融不到， 一边是资方在担心发出的款项收不

回。

一位在浙江地区长期经营加工类企业的高姓企业主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现在从银行贷款很难，更加严重的是一些

企业在贷款到期如约还款后就贷不出来了，这让很多靠贷款运

转企业的企业主非常头疼。

不仅是银行，一些民间借贷也在收紧。

“之前一家合作过的民间借贷公司突然增加了放款条件，

搞得我措手不及。 ”某文化产业负责人日前告诉记者，“今年的

业务还说得过去，但企业不能满足于现状，得扩大业务。凭我本

身的资金不够， 所以就想找以前合作过的民间借贷再借点钱。

但是他们突然增加了条件， 一定要有房产或车等抵押物才行。

之前我们合作得很愉快，不需要任何抵押物，我曾经在他们那

里借过 200万元，只需要简单的合同，第二天就把钱打来了，我

也按照约定支付了利息并在限期内归还了本金。但现在想再借

钱需要抵押，我只能想别的办法了。 ”

相关业内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民间融资也在

向阳光化和制度化方向发展。很多正规的担保公司虽然都在降

低利息，但一般都需要抵押，而越来越多之前能做无抵押借款

的担保公司在取消这项业务，这说明资方正在收紧。 说白了就

是资方担心放出去的钱收不回来。

上述人士表示，无论是银行、金融机构还是民间融资，资方

关心的第一问题永远是资金的安全性。 利息或者收益再高，都

不能弥补本金的损失。所以现在高利息的吸引力远远比不上抵

押物，资方一般都是先保证资金安全后才考虑下一步的合作。

北方资金偏向房地产，南方资金追捧文化产业

虽然很多企业在抱怨融资难，但事实上资金也在寻找靠谱

的项目。

某信托公司李姓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他所在的公司 2014

年放款超过千亿元，相比 2013年有大幅增长。

“资金的安全性当然是重中之重， 但这个问题要从多方面

来看。 要看的是项目和企业的综合情况，如果项目合适且评估

后市场前景良好，同时企业的经营状况又好的话，才能真正保

证资金的安全性。 遇到这种项目和企业，我们非常愿意合作。 ”

上述工作人员表示。

事实上，资金对于项目也有其“偏好”。 某业内人士告诉记

者，北方的资金更加偏向于实体化项目，如房地产、加工类等，

而南方的资金相对灵活，高科技、文化创意类如电影等项目受

到他们的追捧。

广州某影视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现在市场上资金对

于合适项目还是很“饥渴”的，例如他所在的影视公司由于正在

走合拍片的道路，引得很多机构和个人争相与他们合作。由于资

金方多，他们可以在其中进行筛选，挑出最合适的项目来合作。

而虽然年关将至且融资依旧有难度， 但企业端的信心依

旧。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企业主告诉记者，“虽然年关融资困

难，但我们前进的脚步一定不会停下。摆正心态踏实经营，一切

都会好起来。 ”

本报记者 郝帅

“融不到”和“收不回”：

民间借贷感受“年关”压力

马爱斌神秘的多重身份令朔州发改委陷入舆论风暴眼。 本报记者 汪晓东 /摄


